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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烟情愁

如烟情愁

一

这是 １９６５ 年夏天桂北山区七寨村的一个清晨ꎮ
春生起床后就到院子里的水井打水洗脸ꎮ
“春生ꎬ 你把脸洗干净一点ꎬ 穿上你阿爸的凉鞋ꎬ 走路会踏

实一些ꎮ” 母亲韦玉屏催促着ꎮ
春生今天要去龙口镇赶集ꎬ 把前段时间采集晒干的山药卖给

收购站ꎬ 然后换回盐巴、 肥皂等日常生活用品ꎬ 顺便到龙口镇中

学桑庭坚校长家ꎮ
春生问: “阿妈ꎬ 我一定要去桑伯伯家吗?”
韦玉屏说: “一定要去的ꎬ 如果不是桑伯伯ꎬ 你哪还能继续

上学呀?”
春生在竹筐里找到一双半新的凉鞋ꎬ 这是他父亲覃壮才去赶

集时才舍得穿上的鞋ꎬ 但自从覃壮才瘫痪后ꎬ 就没再穿过这双

凉鞋ꎮ
春生试了试鞋子ꎬ 鞋子太大了ꎬ 他只好将鞋放回原处ꎮ
春生走到覃壮才的床边说: “阿爸ꎬ 我走啦!”
覃壮才把头转向春生ꎬ 看着灵巧可爱的儿子ꎬ 欣慰地说:

“去吧ꎬ 要懂礼貌ꎬ 好好谢谢桑伯伯ꎮ”
春生从覃壮才的目光中ꎬ 看到了一丝父亲特有的温暖与光

亮ꎬ 他好些年来都没看到过这样的目光了ꎮ
春生点了点头ꎬ 转身走到院子里ꎮ
韦玉屏已等在院门口ꎬ 她将装满山药的竹篓背到春生的背

上ꎬ 将一个鸡笼递到春生的左手ꎬ 将一个饭团塞到春生的右手ꎮ

１



拍了拍春生的头说: “走吧ꎬ 路上小心!”
春生 “嗯” 了一声ꎬ 一溜烟走出了院门ꎮ
春生手中的鸡笼装着一只老母鸡ꎬ 笼中的母鸡将庞大的身躯

瑟缩成一团ꎬ 有些惊恐ꎮ 它红红的鸡冠下ꎬ 两只明亮的眼睛滴溜

溜的转ꎮ
这只母鸡压根儿就不知道ꎬ 自己是这家主人唯一能作为礼品

送出的贵重东西ꎮ 母鸡在昨天早上还尽职尽责地下了第 １１ 个

鸡蛋ꎮ
春生背着竹篓提着鸡笼啃着饭团ꎬ 轻松地走出七寨村ꎬ 走向

通往龙口镇的小路上ꎮ
小路的两边是栽种了十多天的稻田ꎬ 绿油油的晚稻禾苗ꎬ 依

着山势ꎬ 层层叠叠ꎬ 在清晨微风的吹拂下ꎬ 如柔软的绿色绸缎ꎬ
由远到近ꎬ 一层层地铺展开来ꎮ

路上的草尖上ꎬ 挂满了晶莹的露珠ꎮ 春生赤脚踏着这柔和的

小草ꎬ 感受着露珠的清凉与滋润ꎬ 心中无比畅快ꎮ
春生知道ꎬ 穿过这片稻田ꎬ 涉过洛清溪的小河坝ꎬ 攀过层层

叠叠的山丘ꎬ 踏过龙颈瑶寨的那片芦苇地ꎬ 翻过圣堂山ꎬ 走过一

条用青石板铺就的路ꎬ 就可以到达龙口镇了ꎮ 这条路ꎬ 春生已经

走过无数遍ꎮ
龙口镇是龙口公社所在地ꎬ 位于遇龙河的河口ꎮ
遇龙河从北向南ꎬ 蜿蜒数十里ꎮ 十几条小支流在龙口这个地

方汇聚ꎬ 然后向南注入漓江ꎬ 最后汇入珠江ꎮ
洛清溪是遇龙河上游的一条小支流ꎮ
龙口公社下辖 １６ 个生产大队ꎬ 七寨村是七寨大队所在地ꎬ

七寨大队是龙口公社 １６ 个生产大队中的一个ꎮ
龙口公社大部分生产大队地处山间或丘陵地带ꎬ 居住着汉

族、 壮族、 苗族、 侗族、 瑶族五个民族ꎮ
龙口镇杂居着五个民族ꎬ 以汉族为主ꎮ
龙口公社方圆几十里ꎬ 山间、 丘陵、 河流穿插其间ꎬ 地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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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ꎬ 公社与生产大队之间没有通车的公路ꎬ 因此也没有任何交通

工具ꎬ 村民们要到镇上赶集ꎬ 都用两腿步行ꎮ
从七寨村到龙口镇有十多里的路程ꎮ
春生呼吸着夹有一股淡淡青草香味的空气ꎬ 听着鸡笼里的母

鸡 “咯、 咯、 咯” 地一路低鸣ꎬ 看着绿油油的稻田ꎬ 想着过完暑

假就能到龙口镇中学读初中了ꎬ 心情爽朗ꎬ 脚步也迈得格外的

轻快ꎮ
春生是九岁时才开始读上书的ꎬ 当时国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

期ꎬ 也因为家里穷ꎬ 为了能让三姐多读两年书ꎬ 他推迟了两年才

上的学ꎮ 他上学后三姐就辍学了ꎮ
春生是家里最小的孩子ꎬ 也是家里唯一的儿子ꎮ 比起大姐、

二姐、 三姐ꎬ 他算幸运的了: 大姐只上过一年学ꎬ 二姐读到小学

四年级就回队里劳动挣工分了ꎮ
覃壮才说过ꎬ 无论如何ꎬ 都要想方法供春生读完高小ꎮ
原本高小毕业就要回队里挣工分的春生ꎬ 却在今年的龙口镇

中学初中入学联考中ꎬ 语文算术双科考了个满分ꎬ 在全公社排名

第一ꎮ
龙口镇中学的桑庭坚校长向覃壮才托了口信ꎬ 由他解决春生

上中学的一切费用问题ꎬ 坚决不让春生辍学ꎮ
读书是春生梦寐以求的理想ꎬ 至于读书是为了什么ꎬ 他不知

道ꎬ 他只是想读ꎬ 越读越想读ꎮ
春生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ꎬ 或许是在同时入学的孩子中ꎬ 他

比别的孩子大ꎬ 比别的孩子用功、 接收能力强、 理解能力强ꎮ
桑庭坚为何要力挺春生读书? 这还要从覃壮才与桑庭坚的一

段交情说起:
１９４９ 年ꎬ 桑庭坚跟随其所在的部队———第四野战军ꎬ 南下参

加解放战争ꎮ
１９５０ 年春ꎬ 桑庭坚受命在湘、 桂一带清剿土匪ꎮ 他被任命为

桂北龙口清匪大队队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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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ꎬ 覃壮才给清匪大队当向导ꎮ 桂北龙口清匪大队在步云

山最后一次与土匪的激烈决战中ꎬ 清匪大队损员过半ꎬ 队长桑庭

坚也身负重伤ꎬ 他全身上下多处中弹ꎮ
整个战斗在黄昏时分结束ꎬ 桑庭坚因伤势过重晕倒在阵

地上ꎮ
覃壮才连夜拼死把桑庭坚背回龙口镇救治ꎬ 才捡回一条

性命ꎮ
覃壮才是桑庭坚的救命恩人ꎮ
桑庭坚因伤就地在龙口镇医院医治了大半年ꎮ 在这大半年当

中ꎬ 医院里年轻美貌的医生章月影ꎬ 爱上了这个意志坚强、 铁骨

铮铮的汉子ꎬ 她对桑庭坚悉心照料ꎬ 由此双方建立了深厚的

感情ꎮ
桑庭坚伤愈后ꎬ 组织上根据桑庭坚本人的意愿ꎬ 将他就地安

置在龙口镇中学ꎬ 担任校长职务ꎮ
１９５１ 年春节ꎬ 桑庭坚与章月影结婚ꎮ 当年桑庭坚 ３５ 岁ꎬ 章

月影 ２３ 岁ꎮ
不知不觉中ꎬ 一路兴奋的春生已到了圣堂山顶ꎮ
春生向东面望去ꎬ 整个龙口镇已尽收眼底ꎮ
龙口镇是一个有近千年历史的小镇ꎮ
小镇的东、 西、 北三面环山ꎬ 南面是开阔的平原ꎬ 遇龙河由

北向南从镇中间流过ꎬ 一座风雨桥连接小镇的东西两岸ꎮ
两岸的街道上ꎬ 荟萃着历代各式各类建筑ꎬ 每个建筑和谐共

存ꎬ 相互包容ꎬ 相映成趣ꎮ 这些风格各异的建筑ꎬ 如同一首首凝

固的音乐ꎬ 演奏着历史的遗声ꎮ
小镇环山抱水ꎬ 景色秀丽ꎬ 地势险要ꎬ 是历史上兵家必争的

军事重镇ꎮ
龙口镇中学位于小镇的南端ꎬ 遇龙河西岸ꎮ
龙口镇中学是原桂系军阀在龙口这个地区设置的军事据点ꎬ

日军侵略中国后ꎬ 该地成了日军的大本营ꎮ 日军在原有建筑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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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修建了三米高的青砖围墙、 四座三层楼高的哨所、 一座八层

楼高的炮楼、 十多栋营房和其他建筑物ꎬ 建成了一个拥有几千平

方米的坐北朝南的大院落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该院落划归政府使用ꎬ 成为龙口镇中学的

校址ꎮ
龙口镇中学的大门朝南开着ꎬ 学校正中是一个大操场ꎬ 操场

后正北面是个露天大舞台ꎬ 舞台后北面的房屋和空地成了教学用

房和体育活动场所ꎮ 临河的东面房屋成了教工宿舍ꎬ 西面的房屋

和空地成了学生宿舍、 学生食堂等生活场所ꎬ 炮楼成了教工办

公楼ꎮ

二

春生卖掉了山药ꎬ 在供销社买了盐巴、 肥皂ꎮ 他唱着跳着来

到了龙口镇中学的大门前ꎮ
覃壮才没瘫痪前ꎬ 也经常携着山药到龙口镇赶集ꎬ 偶尔也带

上春生ꎬ 顺便到龙口镇中学看望桑庭坚ꎮ
春生凭着儿时的记忆ꎬ 走进了龙口镇中学的校园ꎮ
眼下还是暑假期间ꎬ 整个校园安静得如同止水ꎮ 校园中路两

边砖砌的花坛中ꎬ 盛开着太阳花、 指甲花ꎬ 不时有红蜻蜓在花间

飞舞ꎬ 绿树掩隐在各栋建筑当中ꎬ 显现了校园的勃勃生机ꎮ
桑庭坚的家安置在校园东北面临河的一座单栋三层的楼房

里ꎮ 此楼名叫 “芙蓉楼”ꎬ 因楼前栽种有木芙蓉而得名ꎮ
芙蓉楼的原名叫 “白楼”ꎮ 在日军占据此地时ꎬ 此楼是用来

审讯要犯和行刑的专用楼ꎮ
一些知情人说ꎬ 在这楼里面死过很多人ꎮ 学校的教工们对此

楼都是望而生畏ꎬ 在桑庭坚没在此楼安家前ꎬ 没有人敢单独待在

里面ꎮ
但是桑庭坚是无神论者ꎬ 他认为弃置此楼不用太可惜了ꎬ 于

是在跟章月影结婚时ꎬ 将此楼进行了简单的改造和修整ꎬ 在此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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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了家ꎬ 并将白楼更名为 “芙蓉楼”ꎮ
教工们曾在私下议论过ꎬ 住在这样的楼里不吉利ꎬ 他们出于

好心ꎬ 规劝桑校长搬到别的地方居住ꎬ 但是桑庭坚一笑而过ꎮ
春生找到芙蓉楼ꎬ 只见楼前用冬青树圈围成一个方方正正的

小院落ꎬ 院中有几株正盛开着红、 白两色花朵的木芙蓉ꎮ
木芙蓉在一般情况下都是入秋时开花ꎬ 但在龙口这地方比较

特殊ꎬ 夏末就是木芙蓉的花期ꎮ 这里的木芙蓉清晨时开白花ꎬ 中

午时花转桃红色ꎬ 傍晚又变成深红色ꎬ 一天三色ꎬ 颇为怪异ꎮ
眼下接近正午时分ꎬ 芙蓉楼前的木芙蓉ꎬ 正盛开着硕大的花

瓣ꎬ 红白两色相间的花瓣ꎬ 显得格外清丽而热烈ꎮ
在芙蓉树下ꎬ 桑庭坚的儿子小南ꎬ 全名叫桑南ꎬ 正在画架前

聚精会神地作画ꎮ
覃壮才瘫痪以后的这几年ꎬ 春生都没有再来过桑庭坚的家ꎬ

春生跟小南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面ꎮ 但是春生猜想ꎬ 眼前这个眉

清目秀的男孩ꎬ 一定是小南ꎮ
“请问ꎬ 你是小南吧?” 春生轻声地问ꎮ
小南抬眼望着春生说: “是的ꎮ”
春生将鸡笼放在一边ꎬ 走过去摸着小南的头说: “小南ꎬ 我

是春生ꎬ 你认不出我了吧? 你长大长高了ꎬ 我都认不出你了ꎮ”
听春生这样一说ꎬ 小南立刻停下画笔转过头来ꎬ 语调提高了

一个八度ꎬ 兴奋地喊道: “是春生哥?”
小南认真打量着春生ꎮ 只见春生标准的国字脸被阳光晒成古

铜色ꎬ 黑里透红、 神采飞扬ꎬ 两道粗黑的眉毛下是一双炯炯有神

的眼睛ꎬ 泛着清澈的光ꎬ 红润的唇上隐约一层青春期萌芽的细细

的胡须ꎮ 好一副英俊小男人的模样!
小南接着说: “春生哥ꎬ 你也长高长大了ꎬ 我真认不出你了!”
小南拉着春生的双手ꎬ 两人在芙蓉树下尽情地闹了一回ꎮ 待

闹够以后ꎬ 小南停下来ꎬ 认真地说: “春生哥ꎬ 你真厉害ꎬ 居然

考了个双科满分! 全公社排名第一ꎬ 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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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生说: “全公社排名第一? 我不知道ꎬ 但是我觉得考的题

目很简单ꎬ 都答得上来ꎮ”
小南突然看到春生打着赤脚ꎬ 大脚趾还有血的痕迹ꎬ 便惊奇

地问道: “春生哥ꎬ 你怎么打赤脚呀? 你的大脚趾流血了!”
春生轻描淡写地说: “先前在路上碰了一下ꎬ 破了点皮ꎬ 没事!”
小南蹲下身来仔细察看春生的脚说: “老天! 还说没事呢!

都裂开一道口啦ꎬ 这样会感染的ꎬ 我帮你处理一下ꎮ”
小南一溜烟跑进一楼的厨房ꎬ 端来一盆清水ꎬ 命令道: “你

快坐下! 先把脚洗干净ꎮ”
春生顺从地坐在凳子上开始洗脚ꎮ
小南又一溜烟跑进一楼的客厅ꎬ 不一会提着一个小药箱跑了

出来ꎮ 他用干毛巾给春生擦干了脚ꎬ 熟练地用酒精给春生擦洗伤

口、 消毒ꎬ 然后上药、 包扎ꎮ
在春生看来ꎬ 小南这样仔细地给他处理伤口ꎬ 是不是有点小

题大作、 大惊小怪了? 大凡生活在农村的孩子ꎬ 夏天打赤脚不足

为奇ꎬ 这样被碰破皮的小伤也是常有的事ꎬ 谁都不会把这样的事

放在眼里ꎮ
春生觉得小南的认真有点好笑ꎬ 但心里又着实有些感动ꎬ 只

觉得一股细细的暖流在心中涌动ꎮ
春生任由小南摆布ꎬ 他看着小南的一举一动ꎬ 体会着小南的

细心ꎬ 然后将目光定格在小南那张清秀俊美的脸上: 双眼皮ꎬ 大

眼睛ꎬ 弯眉毛ꎬ 鼻梁精巧笔直ꎬ 脸庞白白净净ꎬ 笑时露出一对浅

浅的酒窝和洁白如玉的牙齿ꎮ
“好啦! 弄好啦! 你先别动ꎮ” 小南边说边往屋里走ꎬ “咚、

咚、 咚” 地跑上二楼ꎮ 不一会就拿来一双半新的凉鞋ꎬ 说: “穿
上吧ꎬ 这是我爸爸的旧鞋子ꎬ 看看合脚不?”

小南不管春生同不同意ꎬ 就把凉鞋往春生脚上套ꎬ 鞋大了

点ꎬ 但还行ꎮ
在春生的印象中ꎬ 打从懂事后ꎬ 夏天就没穿过鞋子ꎬ 现在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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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鞋子ꎬ 觉得踩在地上软软的很舒服ꎮ 但这是桑庭坚的鞋子ꎬ 穿

在自己的脚上ꎬ 春生觉得怪不好意思的! 他对小南说: “我还是

不穿了吧ꎬ 我打赤脚习惯了ꎬ 现在穿上鞋子倒不自在了ꎮ”
“说啥呢! 穿上吧ꎬ 这凉鞋我爸爸早就不穿了ꎮ” 小南说ꎮ
听小南这样一劝ꎬ 春生也不再说什么ꎮ 他走到小南的画架

前ꎬ 看见画面上一幅栩栩如生的芙蓉花图ꎮ 春生虽然不懂绘画ꎬ
但他感觉到画面质朴生动ꎬ 就称赞地说: “小南ꎬ 你画得真好!”

小南高兴地问: “真的吗?”
“嗯! 什么时候学的呀?”
“我五岁就开始学画了ꎬ 我喜欢绘画ꎬ 可我不喜欢算术ꎬ 我

的算术特差ꎮ”
“那以后你教我绘画ꎬ 我教你算术ꎮ”
小南点点头ꎮ
春生问: “你读几年级了?”
“开学就上初一啦ꎬ 跟你一个年级ꎮ”
“真的? 我还以为你上小学呢!”
“我都快满十四岁啦! 还读什么小学呀! 我问你ꎬ 你长大了

想做什么?”
“我还真没想过做什么ꎬ 只是想能多读几年书ꎮ 你呢ꎬ 想做

什么?”
“我长大要当画家ꎬ 所以我要好好学习绘画ꎬ 想考北京的美

院ꎬ 以后要去巴黎ꎬ 看罗浮宫ꎮ”
这时ꎬ 鸡笼中的母鸡突然 “咯哒、 咯哒、 咯哒” 地叫了起

来ꎬ 吸引了春生和小南的目光ꎬ 只见笼中多了一个鸡蛋ꎬ 母鸡刚

刚下了一个蛋ꎮ
小南惊喜地跑过去ꎬ 伸手到笼中拿出蛋来ꎬ 惊叫道: “哈! 还

热着呢! 这鸡真是太伟大! 哈哈哈我要把这只鸡和蛋画下来ꎮ
春生哥ꎬ 你知道达芬奇画蛋的故事吗?”

春生摇摇头说: “不知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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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南认真地把达芬奇画蛋的故事讲给了春生听: “达芬

奇学画从画蛋开始ꎬ 老师让他画一个鸡蛋ꎬ 达芬奇很快就画了

几张ꎬ 可是老师让他继续画ꎬ 一连几天都是如此ꎮ 达芬奇终于

不耐烦了ꎬ 认为老师小瞧了他ꎬ 让他画这么简单的鸡蛋ꎮ 老师看

出了他的心思ꎬ 意味深长地说ꎬ 这个蛋可不简单ꎬ 世上没有两个

完全相同的蛋ꎬ 即使是同一个蛋ꎬ 由于观察角度不同ꎬ 光线不

同ꎬ 它的形状也不一样ꎮ 后来达芬奇苦练几年画蛋ꎬ 不断摒弃

前作ꎬ 终成画界的世界名师ꎮ”

三

１９６５ 年 ９ 月ꎬ 春生正式成为龙口镇中学初一 (２) 班的学生ꎮ
当年ꎬ 龙口镇中学共招收了四个初中班新生ꎮ

春生和小南在同一个班ꎮ 春生是班长ꎬ 小南是学习委员ꎮ 两

人每天都形影不离ꎮ 课余时ꎬ 春生辅导小南算术ꎬ 跟小南习画ꎮ
早晚锻炼过后ꎬ 一同练习打乒乓球ꎮ 两人同是学校初中乒乓球队

队员ꎮ
龙口镇中学是一个有几十年历史的老牌学校ꎬ 规章制度完

善ꎬ 管理严格ꎬ 师资力量雄厚ꎮ 与原来春生就读的村小相比ꎬ 简

直一个是天上ꎬ 一个是地下ꎮ
春生在这样优越的环境里学习ꎬ 如鱼得水ꎬ 学习成绩突飞猛

进ꎮ 开学发的教材ꎬ 他两天时间就可以通读一遍ꎬ 等到正式上课

时ꎬ 他已经把老师该讲的知识掌握透彻了ꎮ 不过对于英语课ꎬ 春

生可是下了不少的功夫ꎮ 这一年ꎬ 学校的外语课从俄语过渡为

英语ꎮ
初一 (２) 班共有 ４６ 名学生ꎬ 其中男生 ２４ 名ꎮ 男生中有 １６

人住校ꎬ 这 １６ 名男生住在一个大宿舍里ꎮ
在同宿舍的男生中ꎬ 大家最讨厌一个人ꎬ 此人名叫李秀喜ꎬ

大家给他起了个 “李臭屎” 的绰号ꎮ
李秀喜是龙口镇革委会书记李长安的小儿子ꎬ 人长得五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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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ꎬ 性格蛮横ꎮ 李秀喜因初一期末考试成绩全红ꎬ 加上平时学习

纪律涣散ꎬ 被除以留级处分ꎮ
李秀喜觉得留级没面子ꎬ 便缠着老爸找学校通融ꎮ 李书记本

人不好意思出面ꎬ 便托了人来说情ꎬ 但桑校长说ꎬ 国有国法ꎬ 家

有家规ꎬ 学校的规定不能因书记的儿子破了ꎮ 李书记因此觉得丢

了面子ꎬ 心怀不满ꎬ 但又无可奈何ꎮ
李秀喜被留级到初一 (２) 班ꎮ
按学校规定: 家在龙口镇上的、 有特殊原因的学生可以申请

在家住宿ꎮ 但这个李书记偏偏不给儿子在家住宿的机会ꎬ 说是要

吸取儿子因在家住宿调皮捣蛋不守学校纪律的教训ꎬ 把儿子交给

学校来管理ꎮ
因被留级和不能在家住宿ꎬ 李秀喜老大不高兴ꎮ 初一新生报

到的最后一天ꎬ １６ 个住校的男生只有李秀喜一人跚跚迟来ꎮ 他叫

了两个铁哥们帮他从家里扛来行李ꎬ 找到初一 (２) 班的男生宿

舍ꎬ 他抬眼环视宿舍的四周ꎬ １５ 个上、 下铺床位都已有主ꎬ 只见

左边屋角还有一张空床ꎬ 那是他的床位ꎬ 但他偏偏不去那个床

位ꎬ 却瞅准了一个靠窗户近、 光线强、 通风好的下铺ꎬ 走到这铺

前ꎬ 当众大吼了一声: “谁的行李? 快搬走!”
这时站出一个壮实的男生ꎬ 回了一句: “我的ꎬ 为什么要搬?”

这男生来自青竹壮寨ꎬ 名叫韦小武ꎮ
李秀喜蛮横地回了一个字: “搬!”
韦小武也不甘示弱ꎬ 提高了音量说: “床上写了你的名字吗?

凭什么要搬? 你算老几? 想占床位为何不早来?”
李秀喜被这几句不肯屈服的话激得脸上的横肉乱跳ꎬ 说:

“不搬? 我就不信这个邪!” 李秀喜边说边把韦小武的铺盖掀起丢

到地上ꎬ 把自己的行李重重地摔到床上ꎮ
几个胆怯的男生被李秀喜的这一招吓得躲往一边ꎮ
韦小武气愤地冲到李秀喜跟前ꎬ 正准备出拳ꎬ 但被春生拦

住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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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生把韦小武扯过一边ꎬ 当着全宿舍的男生说: “大家是同

学ꎬ 有缘才能聚在一起ꎬ 有事好商量ꎬ 以后要相互谦让ꎬ 相互帮

助ꎬ 不要轻易动怒ꎬ 伤了和气!”
春生安顿了韦小武ꎬ 帮韦小武拾了铺盖铺到左边屋角的那个

空铺上ꎮ
李秀喜上铺的禹玉强ꎬ 被刚才的阵势吓坏了ꎬ 脸涨得通红ꎬ

泪眼汪汪地乞求春生换铺ꎮ 春生只好与禹玉强换了铺位ꎬ 睡在李

秀喜的上铺ꎮ
发生此事以后ꎬ 李秀喜知道大家惧怕他ꎬ 更是得意洋洋ꎮ 他

今天差遣这人帮打洗脸水ꎬ 明天差遣那人帮他洗衣服ꎮ 更有甚

者ꎬ 他趁人不备时把别人的洗脸手巾当他的抹脚布ꎮ 还趁宿舍没

人时踩踏别人的铺盖来玩耍ꎮ 还常常在晚上学校吹了熄灯号后ꎬ
大谈特谈一些不知从哪里听来的黄段子ꎮ 为此ꎬ 初一 (２) 班的

男生宿舍曾因不按时作息被学校校规扣过分ꎮ
李秀喜在大家的心目中ꎬ 就是一个 “土霸王”ꎬ 一堆 “臭狗

屎”ꎮ 大家对他是敢怒不敢言ꎮ
一天晚上ꎬ 熄灯号吹过了ꎬ 李秀喜又说起了黄段子ꎬ 他说他

曾偷看他二婶洗澡ꎬ 越说越起劲ꎮ
睡在上铺的春生翻了个身告诫李秀喜: “熄灯号吹了ꎬ 不要

影响别人休息了!” 春生在翻身的同时ꎬ 床板 “吱呀” 地响了

一声ꎮ
因为白天劳动课的时候ꎬ 李秀喜装病请假ꎬ 春生当众揭穿了

他ꎬ 没有给他批假ꎮ 李秀喜为此已经窝了一肚子气ꎬ 正愁找不到

发泄的机会ꎮ 听到春生这样一说ꎬ 床板又这样响ꎬ 就用力向春生

的床板猛踢了一脚ꎬ 并大声吼道: “你个笨驴! 在上面拉战车呀!
看看沙尘都掉到老子的眼睛里了!”

听到李秀喜的叫骂ꎬ 整个宿舍顿时鸦雀无声ꎮ 而正在此时ꎬ
禹玉强却 “咘” 地一声打了个响屁ꎮ

立刻宿舍里躁动起来ꎬ 响起了一阵阵窃笑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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